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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迅速发展，学界不断反思和研究相关的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以弥合理论与实践

之间的张力与落差。以“属＋种差”的逻辑学方法对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概念界定；在把握体育非遗概念的文化

空间要素、人群参与要素、身体运动要素、历史要素和传承方式要素 5大要素的基础上，对其特征进行理论分析，总结

体育非遗的传承性、活态性、身体性、地域性、流变性、脆弱性等基本特征；基于体育非遗的特征研究其功能价值，发现

体育非遗具有承继传统体育文化、塑造体育文化符号以及拓展体育文化资源的功能；根据实地调研的数据和材料对

现有的体育非遗类型和分布进行研究，包括武术类、游戏类、竞技类和舞蹈类 4 种类型，不同类别的体育非遗项目的

空间分布具有明显的不同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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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是人类社会进入

文明转型期才出现的概念和观念。它具有不容回避的历

史使命性——文明的保护与传承（冯骥才，2013）。面对

全球化的冲击，我国政府通过设立“非物质文化遗产名

录”的法定手段，强化优秀民族文化的保护与传承。在我

国非遗名录中，大批优秀的传统体育项目列入其中。通

过遗产化，这些优秀传统体育项目获得政府、社会和民众

更为广泛的关注与支持。

同时，在当今中国社会大转型的变革中，体育非遗正

在适应着社会的变迁而发生着变化。这种变化是无息

的、多维度的、渐进的，推动着古老的传统文化更好地融

入现代化和全球化进程中。同时，由于我国地域宽广，不

同区域发展很不均衡，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和后工业文明

并存，体育非遗项目在不同地域、不同层级也存在许多特

殊性和差异性。体育学界有必要针对该领域进行相关的

理论研究与学科构建。本研究从体育学科视角入手，对

体育非遗的概念、特征、功能、分类、分布等进行理论梳

理，并探讨体育非遗在当代社会文化环境下的异化和

变迁。

1 体育非遗的概念

就概念定义的方法论而言，目前在汉语中普遍运用

“属＋种差”的定义结构形式。属＋种差定义又称实质定

义，它的公式是：被定义项=种差＋邻近的属。用属＋种

差方法下定义时，首先应找出被定义项的上位概念（属概

念），再比较被定义概念和同一上位概念下其他种概念的

差别，揭示被定义概念不同于其他种概念所反映的对象

的特有属性（种差）（赵彦春 等，2003）。因而，在定义法的

逻辑下非遗则是体育非遗的上位概念，“体育非遗”的外

延集合是“非遗”的外延集合的真子集，体育非遗是非遗

的种属性（图 1）。由此，体育非遗的概念首先要把握好非

遗的上位属性特征。

1.1 属概念：非物质文化遗产

在世界范围内第一次详细界定“非物质文化遗产”的

概念的文件是 2003 年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the

Convention for the Safeguarding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

tage，以下简称《公约》），随着《公约》正式生效“非物质文

化遗产”也成为一个正式的法定概念，《公约》指出，“非物

质文化遗产”指被各社区、群体，有时是个人，视为其文化

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社会实践、观念表述、表现形式、知

识、技能以及相关的工具、实物、手工艺品和文化场所。

我国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界定的文件是 2005年

国发办颁布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申报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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暂行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办法》是由国务院办公厅

颁布实施的、代表了中国政府意见的、具有权威性的文

件。《办法》指出，非遗指各族人民世代相承的、与群众生

活密切相关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如民俗活动、表演

艺术、传统知识和技能，以及与之相关的器具、实物、手工

制品等）和文化空间。

虽然《公约》和《办法》已经较为完备地描绘出非遗的

概念内涵与轮廓，但是如果要把“非遗”作为上位概念的

分析工具，还需要对其进行概念解构。纵观 2 份材料，可

以从以下 5 个方面分析非遗的构成要素：1）产生主体：非

遗的创作、生产主体是个人或有一定文化联系的群体；2）

产生对象：既包括技艺和器具等文化形式，也包括产生这

些文化形式的文化场所；3）产生条件：在生产或生活实践

中产生，并以一定形式确定下来；4）产生过程：由产生主

体世代相传，不断延续和发展。5）产生形式：通过口头、

肢体或表情等身体活动形式予以表达。

文化遗产还包括 3 个基本要件：1）遗留物，主要指人

们所理解、所认同的、由上辈留下的有价值财产；2）继承

关系，指由某一个特定的民族、部族、宗族、家族等在相当

长的历史中所形成的代际关系和继承关系；3）责任和义

务，遗产的继承者在获得继承权的同时，也被赋予相应的

责任和义务，以确保遗产在一个共同认定的范围内存续

（彭兆荣，2012）。

1.2 种差：体育

在对非遗的概念进行解构之后，还需要对其特有属性

“体育”进行厘清。关于体育的概念，我国体育界近几十

年开展过多次讨论，不同学者从各自的研究视角对“体

育”进行了不同的解读。杨桦（2021）基于体育发展的现

实状态及生存环境，将体育界定义为：体育是人类以身体

活动为基本手段，认识自我，完善自我，进而促进社会发

展的实践活动。因身体活动的形态、目的及应用范围不

同，体育分为若干类型与人类社会发展相伴而行，其功能

与价值是普世的、历史的和动态的，随着社会的需求而变

化，随着时代的进步而发展。体育的终极目标是促进人

的全面发展，促进社会文明进步，促进和平美好的人类世

界的建立。

体育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是根据人生理、心理发展规

律，以专门性的身体活动为基本手段，增强体质，发展人

体运动能力，提高人们生活质量的一种有目的、有价值的

社会活动（颜天民，2000）。

1.3 体育非遗概念的界定

2008 年在《国务院关于公布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名录和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扩展项目名

录的通知》中，将原来第六项“杂技与竞技”更名为：“传统

体育、游艺与杂技”，从而明确了该类非遗的传统体育

属性。

2013 年国家体育总局体育文化发展中心关于《中国

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推广管理办法》中指出：“本

办法所称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主要是指在我国广泛开

展的民族、民间、民俗体育项目以及那些被各群体或个人

视为其文化财富重要组成部分的具有游戏、教育和竞技

特点的运动技艺与技能，以及在实施这些技艺与技能的

过程中所使用的各种器械、相关实物和空间场所的

总和”。

上述 2 份文件在一定程度上勾画出了体育非遗的内

涵，随着国内学者逐渐加大对体育非遗的关注度，部分学

者对体育非遗的概念也进行了认真研究，并各抒己见（祝

伟明 等，2010；李凤梅，2011；刘喜山 等，2017）。综合“非

物质文化遗产”（属概念）和“体育”（种差）2 个概念，并汲

取学界关于体育非遗概念的研究成果，本研究认为体育

非遗是指：

在某一地域由特定人群，以身体活动为特征，口传身

授为方法，以世代相传为目的的传统体育文化实践活动，

以及在这一实践过程中涉及的器械、实物和空间。

这一概念包含了以下特征要素：1）在特定区域的文

化空间要素；2）特定人群的参与要素；3）身体运动的表现

要素；4）世代相传的历史要素；5）口传心授的传承方式

要素。

2 体育非遗的特征

特征是事物或概念所特有的性质和特性，并且这种性

质能通过一定的方式为外界所观察和识别。体育非遗作

为一项复杂的民俗文化活动，具有传承性、活态性、身体

性、地域性、流变性、脆弱性等特征。

2.1 传承性

人类特有的“传”与“受”的能力和机制构成了人与人

图1 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关系

Figure1. The Conceptual Relationship of Sports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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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的关系。整个人类社会的习俗惯制就是这样从古至

今，自前传后，从秘密的祖传和师承再到群体的大众传

播，于是构成了完整的系统的“传”的民俗文化（乌丙安，

2014）。非遗是一种世代相传的文化现象，具有相对的稳

定性。

中国乡土社会的血缘“差序格局”是体育非遗产生和

传承的土壤，由于农耕文化环境的局限，我国体育非遗原

始的传承方式大多是以家族和宗族传承为主。本研究运

用 NVivo 11 软件，对 263 个市级以上体育非遗项目的传承

谱系、传承人采访录音和申报书进行编码和分析。研究

发现，我国体育非遗的传承方式变迁脉络为：家族传承→
宗族传承→拟似家族传承→社会传承，这 4 种传承方式往

往同时并存，相互补充。同时还发现，在社会与文化变迁

因素的影响下，例如：农村传统村落的消失，宗法社会的

没落，国家政策的引导，家庭结构的改变，谋生手段的变

化，文化经济的兴起，大规模人口流动等，体育非遗的传

承方式逐渐打破传统文化束缚，由家族宗族自然传承快

速向社会有序传承转变。

“家族”是指具有血缘与婚姻关系且限制在五服九族

内的亲属所形成的家庭群体，是由自己亲族所组成的血

缘组织（韩海浪，2001）。家族传承是我国体育非遗项目

中普遍存在的一种原始传承方式。家族传承中，后辈把

家传的传统技艺作为“传家宝”来守护，不外传，不扩散，

家族承担了最主要的传承责任。这种传承方式的益处是

能够保证该项技艺的纯粹性，但其弊端是传承范围狭小，

可能因为某一个传承人的突发事故导致传承断代或者

失传。

“宗族”是指拥有共同男性祖先的若干同姓氏家庭的

联合体。宗族内部成员之间虽有血缘关系，但往往已非

亲属关系，它显示的是一种地缘性质的团体，我国的村落

大多是由同一姓氏的宗族组成（韩海浪，2001）。宗族传

承是为了弥补家族传承人单一与传承范围狭小等缺陷而

扩大传承面的一种补救方式，扩大了非遗项目后辈继承

人选的范围。

“拟似家族”是指模拟家族形式的一种非血缘或不同

姓氏的传承关系，是一个以传统家族文化的精髓来维系

成员之间关系的地缘和业缘组织（韩海浪，2001）。“拟似

家族”传承，也称为师徒传承。门派或个人“拜师学艺，师

徒传承”就是一种典型的拟制家族传承模式，师徒双方或

通过拜师仪式和师徒间的相互供养等形式，遵从“一日为

师，终身为父”的理念，构建起一种模拟的血缘关系。在

拟似家族传承中，同样遵循“血缘”和“一本”的观念，重视

对血脉相承和始祖一生的精神认同。师父打破家族或宗

族约束，向非血脉或不同姓氏的徒弟传授核心技艺，从而

实现非遗技艺的代际传递。

社会传承是一种向全民完全开放的现代传承模式。

随着现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变迁，以及非遗项目濒

危状态，传统的传承模式也被迫发生变革，社会传承正逐

渐成为体育非遗传承的主流方向。加之国家及地方政府

的介入，学校、军队、机关企业、居民社区已成为非营利性

质社会传承的主要对象。同时，在经济利益的激励下，各

种商业性质的传承模式形式多样，如开设武馆、举办培训

班、商业演出等营利性质的传承活动也急剧增加。在现

今时代背景下，非遗传承由家族“自然传递”开始转变为

社会“自觉传承”。从代际传递方式的角度看，体育非遗

具有传承性的特征。

2.2 活态性

体育非遗是一种相对稳定的文化传统或文化模式。

同时还表现为一种具有生命力的文化存续，这种具有生

命力的文化形态特征，称之为活态性。因此，保护非遗的

关键是维持其生命力。营造一个良好的生态系统，才能

增强其命力，才能得以“活”的状态传承与发展，达到保护

体育非遗的最终目的。

体育非遗的活态性表现在历史与现实 2 个维度中，从

历史的维度看，体育非遗的产生是由先辈创造、经过历代

前辈口传身授流传下来的，积淀在受众群体的共同记忆

里，并世世代代受其群体的认同与保护。这种代际间自

然习得，自然传承，产生出一根由上至下的传承时间链

条，这个链条存活在当地民众的生命里，这种传续与承继

的活动特点，使得体育非遗得以不断延续。

从现实的维度看，体育非遗的本质是一种生活文化，

不是局限于博物馆或档案馆中的文本、标本、样本、赝本

或展品。它存在于当地人们的生活之中，并通过人的言

行获得呈现、彰显，经由口传心授而传播、延续。人的外

形、语言、情态、行为、思想、信仰都可以成为非遗的栖身

之所（陈勤建，2005）。如同一株根系盘绕的根蔓，融入本

地民众的生活之中，是民众生活的组成部分。因此，体育

非遗必然随着社会与文化的发展而不断调整，不断变化，

置于当代文化语境之中，且与当代人的精神、情感与生活

环境相结合，成为一种传统的、延续的区域活态文化。从

文化存续形态的角度看，体育非遗具有活态性的特征。

2.3 身体性

身体是非遗的一个重要支点，也是非遗分类的逻辑起

点。非遗以人为本体，以人为主题，以人为载体，是通向

身体哲学的身体遗产（向云驹，2013）。体育非遗的身体

性主要表现在身体载体和身体个性 2 个方面：

体育非遗以人为载体，以身体为符号，须借助“人”的

行为活动得以表现，是一种融身体运动和文化内涵为一

体的体育活动。体育非遗通过人的身体活动展示技艺，

娱乐他人或娱乐自身，通过不断的身体活动提高技艺，并

回馈作用于本体，达到强身健体的目的。但是，体育非遗

与单纯的现代体育运动项目有所不同，非遗项目的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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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中还融入了多元性。它不单是一个体育运动项目，还

包括与之相关的文化场域，依托表演方法、表演主题、器

械服饰、规则仪式、故事传说、古老习俗等，多角度和多层

次展示自身文化内涵与文化要素。

任何一个体育非遗技艺在代际传递的过程中都会发

生变异，出现个性化改变和个性化创造。因为每一代传

承人具有不同的身体素质、心理品质、文化水平、理解能

力等个人条件，在习练和传授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融入个

人的身体和心理因素。同样的师父传授、同样的技艺动

作，不同的承习者都会因个人的身心素质不同，而对项目

文化内涵的理解，对技艺水平的掌握，对技艺内容的积累

和技术风格的形成产生差异。在继承前辈的技艺时，继

承者会有自己的理解心得并留下个人变革的痕迹。从传

承载体角度看，体育非遗具有身体性的特征。

2.4 地域性

体育非遗是一种融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为一体的，

起源并根植于特定的地方与特定的人群的地域文化，是

带有浓厚的地方色彩的乡土文化。体育非遗的起源、传

承、流传和延续取决于家族、村落以及地域人群共同体的

认同，逐渐形成当地文化传统的一部分。非遗的形成与

发展与其所处的地理位置、自然环境、自然资源、生产生

活方式以及语言、心理、信仰与文化认同等因素密切相关

（陈勤建，2005）。

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和传播媒介的改变，体育非遗

地域性限制有所突破，传承地域空间正在逐渐扩大，地缘

性人群也随之扩大。展演式传播方式的出现促使传承群

体通过在周边乡镇、县市的各种义务性或营利性的非遗

展示活动提高了本项目的知名度和美誉度，增加了受众

群体。尤其是随着网络自媒体的迅速发展，现今的中国

农村村落也变成了一个媒介化小社会。传承群体运用自

媒体加大了宣传力度，使得传统文化的横向传播空间得

到进一步拓展，吸引了异质性较强的受众群体，使得乡土

体育非遗文化得以走出本土，走向全国甚至走向世界。

可见，体育非遗在本土纵向继承的基础上，同时也在

空间伸展上蔓延和播布，形成“民间传承周圈”。从地缘

空间的角度看，体育非遗具有地域性的特征。

2.5 流变性

体育非遗是历史与现代相融合的产物，与现实人群的

精神、情感与生活环境相结合，并处于社会变革与文化变

迁的动态发展进程中，受到诸多因素的交叉作用与相互

影响。体育非遗在世代传承的过程中逐渐积累了独特的

核心文化，成为一种相对稳定的文化传统。但稳定中也

包含着变异性，会在不同时期各种文化观念的影响下，呈

现出继承和创新并存的状态，使其在保留文化核心的同

时，形式与内涵更加丰富。随着时代的发展，受众群体的

价值观、审美观等都在发生变化，传承人必须依据文化环

境的变化，在继承的基础上对项目进行适度改良，以满足

当下民众文化娱乐、健身强体的需求变化，从而避免受众

及传承群体的流失。因此，体育非遗的流变性主要体现

在项目表现形式的变化。从活态文化的角度看，体育非

遗具有流变性的特征。

2.6 脆弱性

1989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 25 次大会在巴黎通过

了《关于保护传统文化与民俗的建议案》（Recommendation

on the Safeguarding of Tradiongal Culture and Folkore），“认

识到民俗传统形式极端脆弱，特别是与口头传统相关的

诸方面，甚至有消失的危险，强调各国有必要意识到民俗

重要性及其所面临的来自多方面的危机，认为缔约国政

府应该在守护民俗的工作中扮演决定性的角色，并尽快

采取行动。”可见，体育非遗容易受主观因素和外界条件

的影响而发生根本性改变。中国传统体育文化虽然有着

顽强的生命力，但也必须重视体育非遗所面临的巨大挑

战和危机，尤其是在市场经济所带来的文化再生产和日

益空洞化等问题。体育非遗的脆弱性主要表现在 2 个

方面：

一是外在生存环境的复杂性衍变出的脆弱性。非遗

项目所处的生活环境、自然环境、人文环境以及相关历史

传统是一个有机整体。在大众媒体遍布世界的今天，原

生文化受到巨大冲击，面临再造和重塑的风险。部分体

育非遗项目并不是真正意义上存活在当地民众的日常生

活中，而仅仅是存活于特定的展示框架内，空洞化现象日

益严重。

二是传承习俗的排他性衍变出的脆弱性。体育非遗

独特传承体系常常使得核心技艺掌握在极少数人手中，

核心技艺在代际传递中极易受突发事件影响，如核心人

物的突然离世和突发灾难，从而造成毁灭性打击，人逝艺

绝。传承人实际的运动生命和生存寿命十分短暂，一旦

后续乏人，便会陷入断代的危境。可见，当个体的身体和

生命维系着文化遗产的传承使命时，个体的数量和代际

关系的维系成为体育非遗活态化的关键，非遗传承活动

需超越生命的短暂在代际之间传递，其脆弱性也在于此。

因此，从生存环境的复杂和个体生命的短暂来看，体育非

遗具有脆弱性的特征。

3 体育非遗功能

文化功能主义学派强调，通过对文化要素在人类生活

生产中发挥的实际作用的深刻分析，提出了文化具有的

功能和效用，指出文化要素正是在人类实际生活的各个

方面、层面实现了其多样而重要的价值与功能（杜红艳，

2018）。体育非遗的功能体现在承继体育传统文化、塑造

体育文化符号和拓展体育文化资源 3 个方面。

3.1 传统体育文化的承继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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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的“遗产”（heritage）与继承、继续（inheritance）的

概念同源。“遗产”一词具有 2 个层面的意义：一是那些已

经存在或可以继承和传续的事物；二是由前辈传给后代

的环境和利益（Howard，2006）。因此，文化遗产是个人或

家庭祖辈留给后辈的私有财产，具有私有属性，因而有在

本宗亲内延续等古老习俗。“传承”（transmission）一词在

汉文典籍中原本不存在，相近的词在古典中只有《汉书》

的《儒林传序》中使用的“传授”一词，其含义解做‘传进’

并“承受”，即“传承”的本意。传袭与继承的活动特征是

传承性的标志（乌丙安，2014）。传承人是体育非遗承继

功能的关键环节，是承上启下的枢纽，其责任是必须将独

门技艺传给下一代，使其不在本人手中“断代”，责任感成

为其世代传续的内驱力，提供了文化遗产纵向持续绵延

的传承惯性。可见，与现代体育运动不同，体育非遗具有

代际传递的本质属性。

体育非遗产生原始初衷是通过“娱神＋娱己”满足当

地民众自身的精神文化和闲暇娱乐需求。随着社会进

步，体育非遗祭祀功能渐渐退化，表演需求增强，成为岁

时节庆民俗活动表演的主角，主要价值变为“娱己＋娱

人”。围绕传统的岁时节庆或日常闲暇，祭拜祖先，驱邪

祈福，自娱自乐，强身健体等。同时，体育非遗在潜移默

化中完成了对原生地民众的教化功能，个体在学习、接

受、适应文化的过程中，非遗文化和传统技艺自然习得，

完成对传统文化的学习和传承，满足代际间自然传递的

需求。因此，体育非遗具有承继传统体育文化的功能。

3.2 体育文化符号的塑造功能

美国人类学家格尔茨曾强调，文化是指从历史沿袭下

来的体现于象征符号中的意义模式，是由象征符号体系

表达的概念体系，人们以此进行沟通，延存和发展他们对

生活的知识和态度（萨林斯 等，2002）。“非遗的某些要素

在社会群体的情感和思想认同方面，发挥着借鉴作用和

相应的确认身份作用（Jesú Antonio Machuca，2013）。”可

见，文化符号具有“区隔”“异秀”的独特功能。

随着我国大规模的“遗产化”运动，“文化遗产”渐渐

向着“文化符号”演进。“遗产化”后，传承人成为文化产品

的建构者，形成了独特的文化符号。通过文化符号使得

本族群或本区域的民众凝聚在一起，本民族的集体记忆

具有传递性和连续性。本族群或本土民众的情感和信仰

得以确认与强化，增进了族群成员间亲密感和团结感，增

进了族群身份认同和文化认同，成为族群文化黏合剂和

文化认同的象征，从而获得集体记忆延续的动力。在本

土民众中建立了一种文化自觉、自信和自立的意识。因

此，体育非遗具有塑造体育文化符号的功能。

3.3 体育文化资源的拓展功能

费孝通先生晚年曾明确提出了从“遗产”到“资源”的

观点。他认为，对文化遗产的保护应关注其资源价值，必

须使其融入当今社会，才能实现从‘文化遗产’到‘文化资

源’的转换。随着非遗名录的级别不断升级，体育非遗被

更大范围的人群所接受，渐渐成为学校教育资源、全民健

身资源、旅游开发资源和文化建设资源拉动本区域或更大

范围的教育产业、体育产业、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发展。

体育非遗在世代传承过程中所形成的本地特色乡土

文化，不仅被当地政府重视，更被政府利用、推广与再创

造，成为文化资本。各地政府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开发

本地民俗文化资源，发展本地文化旅游，发挥其社会效益

和经济效益，为提升本地的知名度和提升经济出力。同

时，体育非遗也是当地各级学校校本课程的重要内容，在

增强学生体质的同时，培养青少年热爱本土本民族文化，

成为优质的学校体育教育的资源，也是本地民众强身健

体的主要途径和方法手段。部分历史价值高、知名度高

和美誉度高的体育非遗项目成为国家对外弘扬中华民族

传统文化，唤醒文化自觉，抵御外来文化入侵，维护文化

安全的手段，成为国家文化输出和文化渗透的资源。因

此，体育非遗具有文化资源拓展的功能。

值得注意的是，在当今中国社会发展和文化变迁的驱

动下，体育非遗的功能存在着变迁与异化。在政府或市

场力量的推动之下，体育非遗的功能逐渐扩大，由满足自

身文化需求向满足地方政府或国家文化需求方向转换。

4 体育非遗的分类

我国体育非遗项目十分丰富，各种非遗项目之间既有

文化共性，又存在鲜明的特性，这是体育非遗的民俗属性

和多重逻辑动态演进特征所决定的。这种共性和特性并

存的现象赋予了体育非遗的多样性，但这对其分类来说，

难度非常大。

目前的我国非遗分类方法很多，有四分法（向云驹，

2004）、四类法（宋俊华，2013）、五分法（乌丙安，2015）、六

分法（颜天民，2000）、八分法（苑利，2009）、十分法（王文

章，2006）、十三分法（王文章，2006）和十六分法（中国艺

术研究院，2007）等。如果采用层级分类方式，非遗分类

可以进行三级五分（张红，2018）、四层次分类（王伟杰，

2013）、多层次分类（黄永林 等，2013）等。但是“目前的分

类一般只进行到一级目录，没有进行细分，这对于非遗进

行数据库建设、数字化保护传承与管理方面都是较为烦

琐的问题”（黄永林 等，2013）。

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中国非

物质文化遗产普查手册》《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

项目名录》对非遗分类有所区别。体育非遗主要分布在

传统舞蹈、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以及民俗 3 大类中。

目前，我国体育非遗的分类研究尚处于初级阶段，多

种元素交替融合、互相渗透，很难做到清晰准确地分辨。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手册》中的“游艺、传统体育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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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技”类的非遗分类有 9 个类别，其中“游艺、传统体育与

竞技”就细分为室内游戏、庭院游戏、智能游戏、助兴游

戏、博弈游戏、赛力竞技、技巧竞赛、杂耍（艺）竞技及其他

9 类（苑利，2009）。丛密林等（2018）认为，体育非遗由传

统体育和游戏 2 部分构成，分为 9 类，分别是：武术养生

类、射箭类、摔跤类、马上技巧类、赛力竞技类、赛技巧竞

技类、棋牌类游戏、民俗活动性游戏和其他类。崔乐泉

（2015）将“体育非遗”分为 12 类，分别是：射箭、武艺武术、

角力、练力与举重、田径活动、球类活动、保健养生、水上

运动、冰雪运动、棋类运动、御术与赛马和民俗游乐。

基于体育非遗的多元属性和复杂性，本研究采取以非

遗项目的当下表现形态为观察节点，同时考虑非遗项目

文化复合性和空间性，尝试运用扎根理论的研究方法，对

全国 14 省（市、区）204 个省级以上体育非遗项目进行质性

研究，在编码时主要围绕“该项目反映了何种体育属性”

这一核心问题进行开放式编码，进而范畴化和概念化

提取。

本研究在对各类别非遗项目之间的次生演化关系进

行深入分析后，将体育非遗分为武术类、竞技类（球类、摔

跤、竞渡、赛会）、游戏类（竞赛类游戏、技巧类游戏、角力

类游戏、秋千类游戏、棋牌类游戏、力量类游戏）和舞蹈类

［健舞、舞狮（舞麒麟）、舞龙］4 大类和 13 个亚类。

根据文化地理学文化分区的理论，采用 GIS 空间分析

技术，按照体育非遗项目的类别，对我国第 1～5 批国家级

和省级非遗名录中的体育非遗项目进行地域分布研究。

研究发现，不同类别的体育非遗项目的空间分布具有明

显的不同特征。

4.1 武术类非遗项目

武术，又称功夫。是中华民族自古传承发展而来的一

种个人防卫格斗术。源自原始社会先民自卫攻击的本

能。在中国古代文化的浸润下，武术形成了独具特色的

武术文化，融合了包括中国传统哲学、医学、伦理、兵学、

舞蹈等在内的诸多文化精髓，被认为是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一个全息缩影，是最具东方文化代表性的运动方式。

伴随着冷兵器时代的终结，强身健体和修身养性成为武

术新的功能归属。如今，武术又成为世界各国民众了解

中国、认识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窗口，是增进各国文

化交流的重要载体。我国武术类非遗项目众多，国家级

和省级非遗项目中，武术类约占 50% 以上。经历上千年

的不断演进，武术最终形成众多流派和拳械套路，武术学

科具有完整的分类体系，本文不再重复叙述。

在我国，省级以上武术类非遗项目所占比例最多，分

布最为广泛，无论是汉族聚集区还是少数民族聚集区均

有分布。其中，武术类非遗项目在燕赵和中原文化副区

形成了一个高密度核心圈，并以此为中心向周边地区辐

射。同时在吴越、岭南和巴蜀文化副区也分别形成了 3 个

次密度核心圈，少数民族地区的武术类非遗也呈丰富多

样状态。

4.2 竞技类非遗项目

竞技性体育运动最为明显的特征是双方在比赛规则

的约束下，最大限度地发挥个人或集体的运动能力，进行

竞技对抗，夺取比赛优胜。我国竞技类非遗项目包括球

类、摔跤类、竞渡类、赛会类 4 个亚类。

球类非遗运动大多是以个人或团队竞技为主要特征

的运动项目，与现代体育中的同场对抗球类运动在表现形

式上具有一致性。球类非遗项目大致可分为腿足接踢类、

器械击打类、徒手接抛类 3 个小类。腿足接踢类即参与者

使用腿或脚进行比赛的运动，如蹴鞠、涞水踢球、蹴球（踢

石球）等；器械击打类即使用一定器械实现接抛击打动作

的运动，如景宁赶野猪、泾源回族“赶牛”（回族木球）、塔

吉克族马球、维吾尔族曲棍球等；徒手抛接类即运动中主

要使用手部触球进行比赛的球类运动，包括鄂温克族抢

枢、广西抢花炮等。

摔跤类非遗项目主要是按照民族分为进行分类，汉

（满）族传统摔跤，如天桥摔跤、沈氏摔跤等；蒙古族摔跤，

如搏克、阿拉善沙力搏尔等；彝族摔跤，如石林彝族摔跤、

元谋彝族摔跤等；维吾尔族摔跤且里西；哈萨克族摔跤热

库斯；以及延边朝鲜族摔跤等。

竞渡类非遗项目主要有龙舟赛、凤舟赛、艇类赛以及

独竹漂等水上民俗体育项目。其中，影响力最大的是各

类龙舟赛，主要依附于传统节日“端午节”开展。

赛会类非遗是由多种比赛项目组合而成的，集祭祀、

竞赛、集会于一体的综合性民间体育赛事集会。赛会类

非遗项目是由 2 项及以上的传统体育竞赛项目组合而成

的，集祭祀、竞赛、集会于一体的综合性民间体育赛事集

会。赛会类项目比赛中多种单项赛事同步进行，类似现

代体育比赛中的综合运动会。赛会类非遗项目申报名称

多包括“赛”“会”“节”等，如：内蒙古那达慕大会，玉树赛

马会、广东雷州风筝节等。

在我国，省级以上球类非遗项目分布具有较强的空间

集聚性和区域差异性，呈现出“北多南少中部空”的分布

状态，以岭南文化副区为中心形成了 1 个高密度核心圈，

并分别在关东文化副区和蒙新草原沙漠文化亚区形成了

3 个低密度核心圈，平均分布在满族、回族、蒙古族、维吾尔

族等少数民族所聚集的区域。摔跤类非遗项目主要分布

在蒙新草原-沙漠游牧文化亚区、西南少数民族农业文化

亚区、燕赵文化副区、关东文化副区等 4 个区域。不同民

族、不同区域的摔跤形成了风格迥异、特色鲜明的摔跤文

化。竞渡类非遗项目以岭南文化副区为中心形成了 1 个高

密度核心圈。其次，巴蜀、吴越和淮河流域文化副区也形

成次密度核心圈。赛会类非遗项目的空间分布较为分散，

多为少数民族聚集区，分别在巴蜀、关东和岭南文化副区

19



《体育科学》2022 年（第 42 卷）第 4 期

形成了 3个高密度核心圈，并形成了多个次级核心圈。

4.3 游戏类非遗项目

游戏具有自愿性、非功利性、特定的时空范围、秩序

性以及交际性的特征（胡天弄 等，2019），在实践或演练的

过程中，伴随着明显的娱乐性和社交性。我国游戏类非

遗项目种类繁多，大致可以划分为竞赛类游戏、技巧类游

戏、角力类游戏、力量类游戏、秋千类游戏、棋牌类游戏。

竞赛类游戏对抗性强、竞争激烈、娱乐性高，如西藏

林芝工布比秀竞赛、新疆哈萨克族的叼羊以及宁夏打梭

等都属于此类游戏。

技艺类游戏对技艺要求较高，技巧性特点突出，需要

经过较长时间的学习训练，才能够掌握其高难度技术，如

山东青州花毽、贵州瑶族民间陀螺竞技、北京抖空竹、内

蒙古布鲁等。

角力类游戏为 2 人或多人对抗，突显出力量素质的优

劣，如贵州布依族抵杠、四川彝族三雄夺魁、内蒙古达斡

尔颈力赛、吉林朝鲜族拔草龙等都属于此类。

秋千类游戏在我国各民族中广为流传，种类丰富，依

据器材大致分为：钟摆秋、车轮秋、磨子秋、转轮秋等。

棋牌类游戏项目大多以少数民族棋牌类为主，如朝鲜

族的掷柶、花图、尤茨，蒙古族的鹿棋、吉日格、蒙古象棋

等。此外，在中国象棋、围棋的基础上，还形成了各民族

独具特色的棋类，如新疆方棋、西藏藏棋、朝鲜族象棋等。

力量类游戏对参与者的力量素质要求较高，比赛中还

需展示各种技巧和花式，如河南撂石锁、上海耍石担、石

锁等都属于此类。

在我国，省级以上游戏类非遗项目形式多样，不同地

域和各个少数民族均有所开展。在吴越文化副区形成了

1 个高密度核心圈，同时在全国其他区域也零星形成了一

些较小的核心圈，但并未出现高密度聚集的区域。棋牌

类非遗项目地域分布呈组团状，以吉林、内蒙古、新疆为

核心形成了 3 个小的核心圈。

4.4 舞蹈类非遗项目

中国传统民间舞蹈按照其目的可大致分为“娱神”

“娱人”“娱己”3 类。娱神类舞蹈主要是用于祭祀神灵或

先人，具有鲜明的宗教特征；娱人类舞蹈主要是用于舞台

表演，具有鲜明的艺术表演特征；娱己类舞蹈主要是大众

在特定情境中的娱乐活动，具有鲜明的自娱自乐、身体运

动特征和参与广泛性特征。

关于民间舞蹈类非遗项目是否具有体育运动属性，仁

者见仁，智者见智。本研究在征求有关专家的基础上，对

非遗名录中民间舞蹈类项目进行认真地筛选和斟酌。将

部分与武术的特性和健身的特性相近的民间舞蹈类非遗

项目（古代称之为“武舞”“健舞”“杂舞”），以及目前大众

自娱自乐和民众参与度高的舞蹈，以“健舞”的名称将其

纳入在体育非遗中。舞蹈类非遗项目主要包括健舞类、

舞狮类（舞麒麟）、舞龙类 3 个亚类。

健舞类非遗项目根据其历史沿革和功能，大致分为武

阵舞、欢庆舞、养生舞、技巧舞 4 个小类。其中，武阵舞多

起源于古代军事操练和排兵布阵，其动作刚劲有力，武术

元素鲜明，是武术和舞蹈元素的融合，如在福建与我国台

湾地区留存的宋江阵、湛江功班舞、江西藤牌舞、浙江十

八罗汉等均属于此类。欢庆舞带有明显的娱乐性质，主

要在各族民众庆祝丰收或节庆时进行，此种舞蹈以群舞

为主，动作简单，整齐划一，音乐欢快，氛围热烈，如西藏

的昌都锅庄舞、重庆酉阳摆手舞，广西壮族打扁担舞、海

南的黎族打柴舞等均属于此类。养生舞是带有养生属性

的健身舞蹈，跳舞过程中参与者会依据人体经络的分布

和走向拍打身上的穴位，以达到驱病强体的健身功能，这

类舞蹈历史悠久，在少数民族地区留存较多，如湖北的

“肉连响”、福建的泉州拍胸舞等均属于此类。技巧舞融

入许多高难度的动作，如倒立、劈叉、下腰、跳跃、人叠人

等，如云南易门“跳三桩”、海南琼中“咚铃伽”等都属于

此类。

舞狮与舞龙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和民族特征，并形成

了不同技术风格的流派，但整体展现形式和文化内涵大

致相同。随着国内和国际各级别舞龙舞狮竞技大赛的举

办，该类民俗活动朝着竞技性、规范性和高难度化方向发

展。鉴于龙狮类非遗项目种类和流派过于繁多，在此不

做细分。

在我国省级以上舞蹈类非遗项目在全国各地和各民

族中广泛分布，朝着广场舞和健身舞的方向发展，其空间

分布广泛，尚未形成地域性的高密度核心圈。舞龙类非

遗项目分布广泛，以吴越和巴蜀文化副区为中心分别形

成了 1 个高密度分布核心圈和 1 个次级密度核心圈。舞

狮类非遗项目分布具有较强的空间集聚性和区域差异

性，以岭南、吴越和巴蜀文化副区为中心分别形成了 3 个

高密度核心圈。

5 结语

中华民族在悠久历史长河中创造出了丰富多彩的体

育文化，并在世代传承中逐渐形成为珍贵的非遗。这些

文化遗产所蕴含的独具特色的文化元素与内涵已经镌刻

在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中。本人于 2013 年主持国家社科

基金重大项目《中国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数据库建

设的研究》的相关工作，在 7 年中曾前往 27 个省份，158 个

区县、乡镇和村落，对 186 个体育非遗项目进行实地考察

和调研。本研究在咨询体育与非遗专家意见的基础上，

对我国体育非遗的现状进行深入了解和思考，提出“体育

非遗”这一概念的内涵、特征与功能，旨在起到抛砖引玉

的作用，吸引更多学者加入体育非遗研究领域中，促进我

国体育非遗的保护与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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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小蓉：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特征、功能、分类

（硕士研究生左逸帆、陈荣杨、袁进业、罗晓琴、刘璇

参与了本文部分数据的整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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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orts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Concept，Characteristic，
Function，Classification

CHEN Xiaorong

Faculty of Physical Education, Shenzhen University,Shenzhen 108325,China

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sports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the academic circle constantly reflects on and studies
the relevant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problems, so as to bridge the gap between theory and practice. Firstly, the concept of sports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s defined by the logic method of “genus＋differentia”. Secondly, on the basis of grasping the cultural
space element, crowd participation element, body movement element, historical element and inheritance mode element of the
concept of sports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the theoretical analysis of its characteristics is made, and the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sports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such as inheritance, vitality, bodiness, regionalness, rheology and vulnerability are summarized.
Then, based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ports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the functional value of sports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s
studied. It is concluded that sports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has the function of inheriting traditional sports culture, the function of
shaping sports cultural symbols and the function of expanding sports cultural resources. Finally, according to the data and materials
of field research, the existing types and distribution of sports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are studied, including martial arts, games,
competitions and dance.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sports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of different categories has obvious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Keywords: sports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concept; characteristic; function; classif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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